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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刘傅辉先生逆光作品分析 
◆陈泓仰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明通小学  650031） 

摘要：刘傅辉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第一批“西画”艺术家，他一生
致力于绘画的研究和创作。其作品题材扎根于本土，体现当地的风土民
情，而他的逆光用色尤为精彩，值得我们反复研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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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傅辉逆光作品的艺术性与作品特点 
1.中西融合的形式语言
刘傅辉先生出生于上个世纪 20 年代。此时，中国刚刚结束

了长达千年之久的封建统治。封闭了近百年的国门，在一瞬间被
强行破开。中国人窥见了那些原先被我们蔑称为“蛮夷”、“鞑虏”
的外国人，在短时间内一跃而起，迅速占领了政治、经济、文化、
科技的最高峰。当时，他们的油画已经迎来了形式语言上突破、
变异的高峰期。而在中国，我们才刚刚开始接触关于油画“形式
语言”这个问题。又由于连年的战乱，人才大量流失，文化断代
严重，使得我们面对油画艺术这一“舶来品”还存在一些基本问
题上的一知半解，那么探索其形式语言什么的就越发成为一个世
纪性难题了。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绘画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和传承，
也需要新元素和新方向的刺激来实现对自身发展的突破和超越。
就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绘画艺术的发展迫切需要
新形式语言的出现；另一方面，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价
值体系则要求大众审美必须顺应其宣扬的相对保守的形式。因
此，任何“反传统”的改变都要面临巨大的阻力和挑战。所以，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对于油画形式语言的研究就显得尤为艰
辛。就在这样一个国家求贤若渴的时期，刘傅辉先生放弃了香港
的汽车技术专业学校，于 1939 年，成功地考上了因战乱南迁至
云南的国立艺专。并在校长兼教授的林风眠先生的引导下，开始
了对绘画形式语言的研究。从他创作于 1946 年的作品《祭四烈
士》，我们可以从人物造型的意象性、整体氛围的营造、光影、
以及笔触看出，刘傅辉先生的作品在当时已经具有相当浓郁的
“表现主义”的创作特质了。在人物的眼部，可以依稀看出国画
中“勾”的笔法。然而这种“勾”又不完全等同与传统意义上精
致而将气十足的“勾”。它是一种与画面内容深刻联系的，且带
有情绪与冲动的勾。从粗犷的线条塑造出的人物眼神里我们可以
看到抑或惊恐、抑或平静、抑或沉痛、抑或麻木的千姿百态。同
样的手法我们还可以在他于 1958 年绘制的完全逆光油画作品
《景颇族山寨》中看到。为了显现出房屋的古朴，刘傅辉先生用
了同样的“勾”的表现手法。而在远处树的逆光阴影中，又用简
单的“皴”法来表现暗部的肌理感。整个画面让人感到一种古朴
而闲适的情调，营造出一个乱世中的“世外桃源”。作为云南本
土画家，刘傅辉先生把握住合乎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内容，以合乎
这样的内容的形式为形式也是由此出发， 他没有竭力摹仿古人、
外国人， 也摒弃了“没有内容的技功”。西方艺术以模仿自然为
中心，故倾向于现实主义。东方艺术，以描写想象为主，所以中
国画倾向于写意。西方艺术，形式上以将元素进行创造性组合为
基础，结果往往倾向于客观表现，因为形式过于发达，而缺乏情
感表现，把自己机器化。东方艺术在形式上优于构图，具有强烈
的主观性。往往是因为形式太不发达，而无法淋漓尽致地表达情
绪的需要，把艺术放在无聊的时候的消遣，其实这样看来东西方
艺术是有很强互补性的。

2.把看起来“脏”的颜色用活
在绘画中，因为褐色的纯度偏低，色彩倾向也不是很明显，

所以与鲜艳的颜色相搭配时，常常被视为容易变“脏”的颜色。
在刘傅辉先生的逆光画作中不难发现，他非常擅长运用褐色这一
色系的微妙变化。从他的斜侧逆光的《自画像》中，我们会发现，
处于逆光中的那 2/3 的脸就是在熟褐的基础上作非常微妙的改
变，让褐色时而偏绿，时而偏红，时而偏黄……以此来区别色块，
突出结构点。对其进行色彩取样后，更能直观地看出刘傅辉先生
将颜色限制在色相环 30 度之内进行的微变化。同时对刘傅辉先
生创作于 1974 年的作品《红河渡口》等六张逆光油画人物作品
进行分析取样结果大致如此。刘傅辉先生在表达逆光的阴影时，

总能在一个小范围色相内控制颜色的明暗节奏，充分挖掘同一个
色系中不同色彩偏向的可能性。 

3.恬静自然的“小”题材选择
虽然出生于战乱年代，相较于同期画家，刘傅辉很少绘画大

型历史性写实作品。而更多选择的是一些田园风光，地域小景的
题材。即便是在人生最艰难的历史特殊时期，他仍然坚持选择带
有民族地域性的创作题材。《红河渡口》创作于他被迫害的 1974
年，画面中，虽然红河渡口等船的村民都处于完全逆光的环境中，
换面中却没有出现大面积令人的感到压抑的暗色块，也没有苦大
仇深的绝望表情特写，而是用完全逆光客观地表现了一群在红河
渡口等待船只渡河的形色各异的村民。红河的“亮”和处于逆光
中人们脸上的“暗”形成对比，泥土一般朴实稳重的色彩反映了
当时天气的炎热，不同的人表现出的不同姿态，让画面增添了几
分灵动。这种看似平凡的“小”题材，恰恰体现了创作者对生活
的“大”爱，这种情感超乎自身的悲喜跃然于画作中。这样带有
浓厚地方特色的逆光生活小景还有创作于 1961 年的纸本油画
《海边》和创作于 1973 年的布面油画《芒市风平傣族工间休息》。
这些画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在用小景承大情的时候，逆光可以
增加画面的重量，让内容变得更有质感。刘傅辉先生对这片土地
是有大爱的。本学院的武俊教授和杨一江教授都曾在他们的论文
中提到过：刘傅辉曾于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董希文这样国
宝级的画界泰斗们同窗，然而他并没有像那些泰斗一样急功近利
地追求 “大格局”；相反是留在云南，与这里的人们一同分享他
的绘画与他的所感所想。正是因为他对所谓“大格局”的淡然，
才显得他对他的绘画，对这片土地爱的纯粹。因此若非要为刘傅
辉先生冠个名号，那么比起“云南油画的先驱”我更愿意定义他
为“格物致知的分享者”。他将在当时最前沿的理论、技法方向
以及他自己的诠释方法慷慨地拿出来与云南人民一同分享，让住
在这个偏远又闭塞的大寨子的艺术爱好者们受到艺术新思潮的
洗礼。 

二、刘傅辉先生逆光作品的艺术价值 
1.继承与发展
客观地说，油画作为一种外来艺术，明代开始传入我国。此

前在西方，油画经过时间的洗礼，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观念上都
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所以刘傅辉的油画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云南油画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2.“写生—创作”的绘画思路 
刘傅辉和西方画师研究绘画的过程都是“写生—创作”，其

特色是：写生只是观察与记录自然的手段，创作时主要靠回忆和
默写。但西方画师以写生为根本，刘傅辉则以默写为轴心。两者
在绘画的形式语言和情感表达上都下了极大的功夫，而最基础的
方法都在西画。但选择的参照系不同。操作过程上刘傅辉基于中
国传统绘画观念，语言媒介上有了更多新的方式。西方画师专一
在印象写实的形式语言上，刘傅辉着重在由古典写实向现代写实
转变时期的形式语言上。比较起来，刘傅辉更变通、广泛，并在
世界艺术这个大范围中更近于现代。 

重技而不轻道，是刘傅辉探索形式语言的一大特色。他绘制
于 1958 年的作品《景颇族山寨》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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